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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审美特征及现代启示1 

季文媚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合肥 230022） 

【摘 要】：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承载着丰厚的徽州文化，审美取向侵染于儒释道美学思想。由于受到程朱理学、

风水学说、徽商文化、耕读文化的共同影响，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折射出其政治经济、社会伦理和建筑技术等多维

审美特征。可从秩序美、中庸美、生态美三个视角分析徽州聚落布局、建筑空间、建筑立面、中轴线、天井、色彩

与装饰等审美特征与价值取向，并总结对现代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启示，以期为现代地域建筑设计及乡村振兴提供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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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传统聚落指源于宋、兴盛于明清而延至于民国时期的古徽州辖区人们聚居而成的村、镇、城等。[1]32 徽文化底蕴深厚、

源远流长，是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载体的徽州传统建筑，无疑承载了徽文化的精华，具有明显社会性

和时代性。徽州传统建筑受到儒、释、道文化与宗族宗法、伦理道德的影响，不仅体现了古徽州文化，也折射出经济、社会伦

理和居民的审美特征。中国古建筑从审美角度来看，首先重视的是社会观念、伦理等级的美，中国建筑美学是建立在伦理学基

础上的艺术哲学。[2]徽州传统建筑就是一个典型的鲜活案例。徽州传统建筑的轴线布局、空间开阖、平面组织、立面构成、色彩

装饰等均由当时的自然环境、宗法宗族、社会伦理、生产生活、耕读文化、生态理念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决定的。 

一、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秩序美 

聚落是人类生活聚居的单元，因此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生存的需要。聚落的形态与布局，既受其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

土地、水、林木等资源的限制，更受文化、经济、气候、商业、交通、防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宗法制度维系整个封建社会，

呈现出秩序性和等级性，物化在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中，主要通过聚落格局、建筑空间、建筑立面等方面呈现出一种“主次分

明”而条理清晰的有序性特征。 

（一）聚落与建筑布局 

1.宗法制度下的内向性团块格局聚落布局与组织 

中国古代社会讲究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形成了一条无形纽带，维系着一个宗族社会，形成了“同姓聚居”的聚落模式。

聚落的物质形态上，则是常常以宗祠为核心形成聚落的核心节点，成为聚落的公共活动中心。宗族制度管理和制约着一个小社

会，建立并维持着这个小社会各方面的秩序；因此，在聚落布局组织方面也呈现出一定的秩序性。在聚落布局中，往往以祠堂

为中心，形成居住组团。按照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宗族又分别形成房系、支系，并各有支祠；再次形成一个个居住组团，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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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祠附近。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聚落内在的网络结构体系。例如：黟县西递村以全村宗祠敬爱堂为中心，下分九个支系，分别

以各自支祠为中心形成组团，整个村落布局与分区明确（图 1）。 

 

图 1 安徽黟县西递村组团结构示意图 

2.满足物质与精神审美需求的街巷空间 

街巷空间是徽州传统聚落最有特色的空间构成部分。它既要符合聚落地形地貌，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解决交通问题；也要

符合人体工程学，完成居民社交活动需求；更符合了建筑设计的审美原则，满足变化与统一、均衡与稳定、比例与尺度、节奏

与韵律、层次与虚实等形式美特征。街巷空间流转贯通，层次丰富，曲曲折折，四通八达，既有变化更求统一。这些街巷尺度

宜人，虽没有刻板的一刀切，却层次明确，主要街巷与次要街巷尺度功能明确，空间繁多，共同构成了“鱼骨形”、“方格网”、

“螺旋形”等多种形式的格局，构图自由，秩序井然，既能满足生活性又能提供社交性的多重需求（图 2）。另外，聚落内街巷

空间往往与水系相结合，形成了双重空间构成，在提供生产、生活便利的同时，更满足了审美需求，水陆两重景观层次丰富。 

 

图 2 徽州传统聚落街巷结构示意图 

3.以堂屋为构图中心的建筑单体布局 

一般来说，徽派民居以天井为中心和枢纽，天井正前方为厅堂，厅堂朝天井一面开敞，形成宅居的主体活动空间。天井、

堂屋位于中轴线，厢房两边对称布局，灶间、后院等其他用房则据地势、地形灵活与之组接。宅门的位置及取向因风水、地形、

交通而定，再辅以高墙，组成对外封闭，对内开敞，有明显中轴线，布局灵活。对外方正、封闭的徽州民居，其平面组合主要

有“凹”形、“回”形、“H”形、“日”形等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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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民居建筑平面往往采用“一主两从”的构图方式。堂屋位于中央，不仅意在突出，更可以借助两翼次要部分的对比、

衬托，形成主从关系明确的有机统一整体，突出主从差别，满足美学构图中关于秩序与核心的构图需求；更符合封建社会等级

观念的精神需求。“中”首先是地理位置的中心，以自己居住的地方为中，前为南，后为北，左称东，右是西。“中”其次的

理念是文化。天子位于中，然后随着尊卑、亲疏、贵贱而渐次向外周围罗列开来。进而，中国古人“守中”、“中为上”的意

识渐渐明确。[3]—个古村落、一座老宅第，虽然鳞次栉比、参差变化，但总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向心力笼罩着建筑群，处置安然、

井然有序的群落关系忠实地体现着“中”的统治作用。由单体到院、到进，而逐渐形成庞大的群体，而宅第、村落，以至于城

市，有条不紊地紧紧围绕着“中”，有秩序地发展着。 

（二）建筑空间 

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以院落为基本单位，强调“合院式”发展，沿纵向或横向伸展，呈现出清晰的逻辑关系与秩序性，符合

国人内向、含蓄的性格特征及宗法伦理中的“家和万事兴”观念。院落式空间注重人与人的交往，形成早期的“邻里空间”，

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因此，院墙成了家与家之间在地域与心理上的分界线。纵观中国建筑历史，无论宫殿、坛庙，还是民居建

筑，都全面体现和强调了这种内向性空间的特征。 

为了加强防御性，中国古代城市讲究“造廓以守民，筑城以卫君”，甚至战国淹城出现了“三套城”做法。按照风水理念

指导下的聚落空间布局也是被“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重重群山包围的封闭圈。另外还有主山后的少祖山及祖山，青

龙、白虎山之侧的护山，案山之外的朝山，又形成了一道封闭圈。围合式院落自身也是封闭内向空间，这样由外向内就形成了

一道道环环相套的多重内向封闭圈，再次形成了建筑审美的秩序性特征（图 3）。 

 

图 3 中国聚落内向性空间示意图 

（三）建筑立面 

中国传统建筑以重视门面为其特征，门楼、门坊为建筑的“脸面”，装饰考究，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特征与审美要求。徽

州传统建筑重视大门建造已成传统，有“十分建楼，七分建门”的说法。徽州传统建筑大门既有统一和谐的共性，又有各自的

个性，既共同组成了聚落的整体风貌，又分别表达了主人的愿望和喜好，具有“可识别性”。在徽州，几乎找不到两座完全相

同的建筑大门，即使兄弟联排建宅，人口也仅仅近似而已。虽然徽州传统建筑立面个性昭然，但是构图中却始终呈现出明确的

对称与均衡性特征。民居建筑平面布局中央是堂屋，两侧为厢房，表达出“以堂为尊，崇祖敬宗”的伦理秩序。无论是建筑平

面还是立面，甚至厅堂内的摆设、楹联、匾额都呈现出严格的对称布局，从而凸显出尊卑、主从的等级关系（图 4）。除了对称

构图，建筑立面包括各建筑屋脊的高度，门楼的尺度，门楼构件、做法，装饰内容都有明确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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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追求视觉平衡的徽州传统建筑平面、立面与空间 

二、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中庸美 

中庸之道讲究“不偏不倚”、“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在物化的建筑中呈现出建筑讲究中轴线布局，喜好天井、院

落空间，使用灰色调融人自然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一）中轴线布局 

中国封建社会，建筑常以空间层次体现宗法伦理结构，但表征形态和表现强度各有特色。中庸之道对中国的影响可以说是

无处不在。受其影响，中国传统建筑强调组群的和谐、统一，建筑不强调个体的高大，而追求平易，甚至贴近地面。即使是不

得不向高空发展的佛塔，也以多重的水平线来削若其拔高之势。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中和。 

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审美思想浸染儒道释思想。徽州传统建筑不仅需要有实用功能，也要表现出崇祖敬宗的宗教色彩，

更要体现尊卑秩序的伦理关系。在徽州人的审美理念中，“礼”是构成社会生活的条理，“礼”同“理”，因而建筑讲究轴线、

整齐与对称。南下迁移的北方移民文化，带来了北方中轴线纵深序列布局的建筑空间形态。徽州建筑空间多以纵深序列布局，

强调中轴线，明显受到中国官式建筑的影响。尤其祠堂建筑，主轴明确，同时两侧严谨对称，屋脊高低、空间大小秩序井然，

体现了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伦理道德结构（图 5）。为了更好地表现宗法伦理秩序，徽州建筑几乎将这种秩序推到极致，成为

坚不可摧、永恒不变的一条法则和宝典。沿轴线方向上，空间功能、大小、高矮、开阖上有序变化。祠堂最后一进，就是供奉

祖先牌位的地方，常设高台基，狭窄的天井使光线变暗，空间序列在此收尾。[4] 

 

图 5 安徽黟县朱村朱家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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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 井 

天井最初是出于防盗和维护家庭私密性需要而出现的。为了“财不外露”，徽州传统建筑开窗少，面积小，形成封闭性和

“内向性”特点。其不仅具有内部交通、采光、通风、排水、消防的功能，更满足了当地人“四水归堂”的精神需求。 

现代建筑美学认为，如果建筑封闭空间是“实”，天井则是“虚”，“虚”是对“实”的有益补充与对比。它是“天地”

自然汇合之处，是“阴阳”完美融合之地，是“虚实”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地、阴阳和虚实的中和。天井同徽州宅园一

样，都是“虚”的部分，与徽州传统建筑在虚实对比上形成良好的对比与均衡关系，满足审美需求。具有虚实变化的徽州建筑

空间，得以实现“阴阳协调”，实现儒家中庸思想；同时，在空间视觉上也有了流通与变化，从而丰富了空间层次，具有方向

性。 

（三）色彩与装饰 

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对装饰色彩也有等级划分，总的说以黄色为最尊，其下依次为：赤、绿、青、蓝、黑、

灰。宫殿用金、黄、赤色调，而民居只能用黑、灰、白，用于墙面及屋顶色调。城市和建筑的色彩以灰色为基调。灰色具有非

个性、惰性、随和性和宽容性的特征，恰好与国人的中庸心态相契合。平平淡淡、灰色一片就成为中国传统民居的基本色调。 

老庄的“道法自然”的美学观，古徽州根深蒂固的宗族宗法，程朱理学以及徽州青山碧水的山水意境，深深陶冶了人们的

道德情操，浸润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因而造就了徽州审美观——朴实、淡雅，而不缺乏细节。[1]152特别是清初以前，建筑内外装

饰简朴，色彩淳朴，体现了崇尚朴实自然的审美趣味。因而，徽州人在色彩上更倾向平静中和的无彩色。新安画派中的泼墨山

水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理念与审美情趣，“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融合在青山碧水中，构成了一副最美的中国山水画，氤氳

在雾气中，产生了水墨渲染的奇妙效果。 

三、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生态美 

（一）追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和谐美 

由于受到“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物我一体”的自然观以及“阴阳有序”的环境观共同影响，中国古人形成了“风水”

理念，运用于聚落择址与布局中。从实质上看，它是一种环境和景观设计，追求将建筑、环境与人融为一体的人居环境。受道

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影响，徽州传统建筑巧妙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将人工建筑不动声色、自然而然

地融人自然环境之中，从而组成了一幅幅真实生动、富于自然情趣的水墨画。建筑仿佛是“有机”产物，如土地里生长出来一

般，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境界。徽州传统建筑就地取材，主要以砖、木、石为建筑材料，并炉火纯青发

展了著名“三雕”。室内装修以原木为主，施以适当防腐处理，配以淡雅彩绘，体现了浸润传统文化的徽州人质朴随和的文化

审美观；不仅实现了与环境协调统一的“环境建筑”，更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环境”。[5] 

（二）追求“生于象外”的意境美 

中国美学意识起源较早。先秦美学主要是一种哲学美学：儒家以“仁”为美的伦理美学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道家以“道”

为美的自然美学则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易传》“人与天地参”的美学思想则是对儒道两家思想加以综合，使它们共同构

筑了中国古代美学的基础。老子关于道与玄妙的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审美影响巨大，我国古代的“意境”理论是审美理论的精

粹，强调“境生于象外”。这里的“境”就是“意境”，是具体的、显现的；而“象”则是“现象”，是抽象的、模糊的。意

境是艺术美之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意境就是产生于表面现象之外的境界，属于心灵的映射。《易传》的“人与天地参”思想，

进一步推动了“意象”的发展；将“主体”与“客体”相融合一，追求“立象以尽意”，追求情景交融。
[6]
因此，景因情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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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因景更深，涌现出一个独特的宇宙与新境。中国古代诗歌、绘画、园林，甚至盆景都强调意境美，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也追

求意境美：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呈现出好一派“人在画中游”的山水画卷景象；聚落空间、建筑空间的婉转回合、虚实相应、

曲径通幽；建筑装修与装饰，甚至楹联的抒情喻志、隐喻暗示等等，都体现了古代徽州人追求“生于象外”的意境美。 

（三）符合现代绿色建筑观念的技术美 

建筑美学不同于建筑艺术，其不仅包含建筑形式美，还包括建筑的功能美和技术美。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在技术上已达到

现代绿色建筑“四节一环保”的观念与要求。在实现绿色生态技术的过程中，传达和体现了自身美学效果。具体包括：第一，

节能方面，在聚落选址与布局中充分考虑背山面水，利用自然资源降低能耗，营造最佳人居环境；利用天井恰当的朝向与长宽

比，防曝晒，保通风和采光需要；少有开窗的建筑立面也降低建筑能耗；高墙窄巷的设计，既避免阳光暴晒，又有徐徐穿堂风。

第二，节水方面，充分引用山泉水形成“水圳”穿街走巷，为各家各户提供生活用水的同时，改善小气候。村口营建的“水口”

满足风水需求，同时提供了消防用水和景观营造。天井的“四水归堂”实质上是将雨水通过地上的蓄水池对雨水的收集、沉淀

和有组织地排放，符合现代“海绵城市”的要求，巧妙解决了雨季山上集中倾泻而来的雨水排放问题。另外，蓄水池也是“消

防水池”，满足木结构建筑消防要求。第三，节地与节材方面，人稠地狭的徽州人更高出一筹，将院落缩小变成天井，建筑围

绕天井形成基本单元，进行纵向、横向拼接，节地也节材。平面方整的徽州民居拼接之间多余的“边角料”，被主人巧妙打造

成各具特色的宅园，节地同时改善居住环境，彰显主人的文化品味与审美情趣。 

四、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审美取向对现代设计的启示 

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然不少城市的特色逐渐消失，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现状。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代建筑哲学与创作

的贫困，即主要由于对中国建筑与城市文化的遗产缺少切实的发扬。因此，研究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审美特征对现代地域建

筑设计、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建筑的地域精神 

建筑的地域性呈现为建筑与其所处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双重适应性上。从物质层面来分析，徽州传统建筑讲究与自然

环境的协调性和舒适度，讲究建筑在形态、技术等方面与环境生态的适应性，因此完全符合现代建筑提出的适宜人居环境建设、

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的设计理念。从精神层面来分析，徽州传统建筑受地方文化影响，是徽文化的物质载体。因此，现代城镇

规划与建筑设计，需要注重“建筑的地域精神”：要遵循对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的适应规律，形成一个与有机自然环境相适应

的整体，反映出明确的地域文化精神与特色；传承与发展地方文化与传统技艺，延续文脉，创新思路。 

（二）建筑的自然精神 

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协调主要通过建筑材料、建筑色彩、建筑形式，以及建筑与自然环境的空间渗透。徽州

传统聚落与建筑建设就地取材，因而呈现出浓郁的乡土特色。从室外建筑材料石板、黟县青、白垩、麻绳、糯米浆到室内的木

材，无不呈现出朴实、淡雅、清幽的农耕审美价值理念。叠错的马头墙，因形就势的平面与立面组合，都是对山体坡势最佳的

形态适应。因此现代建筑设计需要注重“建筑的自然精神”，注重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使得建筑、人与自然环境

和谐共生，融为一体，打造呈良性循环的自然生态环境。 

（三）建筑的场所精神 

徽州传统聚落由各级巷道通往民居建筑，形成聚落的“骨骼”和肌理。巷道的设计，有相应层次与尺度之分，充分考虑了

人体工程学、步行活动内容和活动范围。巷道的尺度与空间包围性，充满了人情味，充分考虑了人与人的交往空间与邻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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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体现“建筑的场所精神”，是一种人性空间。场所精神是人的意识和行动在参与过程中获得的一种场所感，不同建筑具有

不同场所精神。因此，现代居住区、公园、广场，以及城市设计需要以此借鉴，创造出有人性化、舒适化、存在感的适宜人与

人交往的城市空间。 

（四）建筑的人文精神 

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的传承与发展，就是对徽州文化的延续。现代城市建筑人文精神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其建设与规划的成

功与否。发展地域建筑学需要人文精神作后盾。现代地域建筑设计不能仅仅追求形式主义，粘贴传统建筑“符号”，更要注重

延续“建筑的人文精神”，它是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 语 

徽州传统聚落与建筑承载着丰厚的徽文化，审美取向浸染于儒释道美学思想。在封建等级制度压抑与约束下，智慧的徽州

人对清规戒律呈现出极大适的应性与灵活性，迸发出对人性解放、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渴求。徽州传统聚落在审美上满足精神与

物质的双重需求，以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充分利用自然，营造满足文化、哲学、形式、功能、技术等全方位适宜的聚

居环境，反映出徽州审美的顺应自然、雅俗共存、灵活多样的特征。其研究意义则在于传承优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思路，

指导现代乡村振兴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充分利用徽州传统聚落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整体保护徽州文化，重塑建筑与文化

风貌，传承文脉，利于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合理引导农民发展旅游经济，建设具有乡风文明和乡村特色的美丽家园与城市后花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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